
近百年来， 是春节民俗变化最多
的时代， 在新陈代谢中有许多旧民俗
成为了历史往事， 留在了史书和人们
的记忆中， 有些新民俗成为了人们文
化丰富多彩的佐证。

羊肉腊八粥、书春摊和年画摊

按旧俗， 一进腊月就开始忙碌着
准备过春节了。 正如老北京俗谚所云：
“小子， 小子， 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
年……” 老北京的春节是由腊八拉开
序幕的。 如今， 在北京依旧保留着泡
腊八蒜、 熬腊八粥的习惯， 也有人保
留了到寺庙进香拜佛的习俗 。 但是 ，
北京地区的腊八粥中， 曾经的羊肉腊
八粥则消逝了。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喝的或用来
敬神的腊八粥， 理应是素的， 不会有
油腥的。 然而， 在藏传佛教的雍和宫，
旧日确有用羊肉腊八粥敬佛的。 腊八
是佛祖成道日， 因此雍和宫将每年腊
八熬粥视为寺庙的重要事项之一， 他
们除了在这一天给平民百姓舍粥外 ，
还要熬给皇帝皇后、 王公大臣和礼佛
敬佛的粥。 在诸多种粥中， 羊肉腊八
粥属上等粥品， 普通民众在雍和宫里
是喝不到的。 藏传佛教的喇嘛大多来
自蒙藏牧区， 平时以肉为主食， 羊肉
不是忌品 ， 故而就有了羊肉腊八粥 。
除雍和宫外， 诸如黄寺、 黑寺、 隆福
寺等藏传佛教寺院， 也有熬制羊肉腊
八粥的习惯。 腊八食粥原是宗教习俗，
流传到民间就成了民俗。 据说， 在清
代， 北京一些大户人家也有熬羊肉腊
八粥的习俗， 不过清末就消逝了， 但
羊肉腊八粥成为了轶事留了下来。

过了腊八之后， 各种民俗节目轮
番上演 ， 但有些民俗逐渐消逝 ， 像
“书春摊 ” 在北京就永远看不到了 。
“书春摊”消失的同时，摆摊卖年画的也
见不到了。挂年画是春节前必不可少的
程序，《京都风俗志》 称： “五色新鲜，
千张弦目， 则卖画者。” 当年， 无论家
境穷富， 在年前都要更换挂了一年的
年画， 年画的销售量是很大的。 我国
年画的种类很多， 北京地区年画摊所
卖的年画以天津杨柳青为主， 山东潍
坊为辅。 由于有大运河， 在清中季以
前， 年画摊还会有苏州桃花坞的年画。
年画的风格虽南北有异， 但内容均为
人们喜闻乐见， 如胖娃娃、 仕女、 戏
曲、 历史典故等等。 民国之后出现的
“月份牌画” 有些与年画有相同内容，
但属商业广告， 不可混为一谈。

年画摊是季节性经营， 一般设在
年前的庙会上， 农村则设在年前的大
集上。 卖画者略识文墨， 他们会编上
一套词儿将画的内容吆喝出来， 不厌
其烦地将一张张画倒来倒去吸引顾客。
卖年画是在一年中最冷的日子里， 天
寒地冻， 北风呼啸， 在光天化日下叫
卖， 足见其辛苦程度。 随着人们居住
环境的变化 ， 生活习俗也有所不同 ，
现今， 在城里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去买
年画， 连挂历都无人问津， 年画摊退
出历史舞台就不足为奇了。 在 《春明
采风志 》 中 ， 所列举的几十种各色
“年货” 在今天已没有了踪影， 成为了
回忆， 如卖佛花的、 卖升官图的、 卖
玻璃喇叭的、 卖江米人的等等就成了
永久的往事。

躲债、说官话

民俗中有良俗和恶俗之分， 春节
的民俗也如此。 像旧日民俗中的躲债、
说官话等， 如今的消逝则是民之大幸，
不会有多少人去怀念它。

昔日人与人交往及商家买卖来往，
靠的不是契约精神， 而是道德、 良心。
在经济不宽裕的年代， 像购物赊账的
事很普遍， 朋友间的互助拆借也不少。
那时有不成文的规矩， 旧账要在年前
结清， 对于手头拮据、 经营亏损或资
金运转不畅的人而言， 在年前结账可
谓雪上加霜。 民谚中有 “报信儿的腊
八粥， 要命的关东糖” 就体现着欠账
人的忐忑心情 。 对于困苦的人而言 ，
过年是 “年关” 难过的关。 不过， 那
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在辞岁的
鞭炮声中吃完除夕的饺子， 第二天就
是正月初一， 债主与欠债人见面只说
拜年贺年的吉祥话 ， 不提债务的事 ，
因为谁也不愿意在新年里成为 “讨债
鬼” 或 “欠债鬼”。 好在那个年代人们
恪守诚信为本的理念， 赖账或不认账
的事和人不多， 过了正月十五后再议
欠账还钱的事， 最终以妥善解决了事。

由于有这种特殊的民俗， 春节前
“手提灯笼齐讨账， 大家收拾过新年”
成为旧京街景之一。 有些无处躲藏的
欠债人， 往往会聚在天桥的一家小茶

馆里等着辞岁。 因大家 “同病相怜”，
都是 “天涯沦落人”， 在茶馆里有共同
语言。 如果有哪个不知趣的讨债人闯
进这家茶馆遇见欠债人， 不但讨不到
债， 可能还会被轰出去。 小茶馆是不
卖饭食的， 唯独除夕这天晚上会给大
家吃辞岁的饺子 ， 躲债人吃着饺子 ，
体会着人间冷暖 ， 酸甜苦辣全忘了 ，
天一亮各奔东西， 总算度过了年关。

在昔日的年俗中， 商家除夕晚上
的 “说官话 ” 被视为 “鸿门宴 ” 或
“最后的晚餐”。 在这一天， 商铺关门
之后， 店东店伙在一起吃饭主要是吃
包子。 如果店主在饭前向店伙们道辛
苦、 敬酒， 表示一年中经营不错， 明
年再接再厉，店伙们会放下心来；如果
店主大诉其苦，说来说去都是客气的官
话，让大家另攀高枝，则表示店开不下
去了， 除夕的夜宴就成了 “散伙饭”。
至于那天吃包子有 “肉包子打狗———
不回头” 的意思。 店铺商号的 “除夕
宴” 有的让人吃得热泪纵横， 也有的
让人心如绞痛，有苦难言。 而这种习俗
是令人讨厌的。 故而，商家有“天不怕，
地不怕，就怕掌柜的说官话” 之说。

天地桌、接神、祭祖和踩岁

自古至今， 除夕是最热闹和有趣
的， 所谓 “年味” 在这一天表现得最
充分。 而在消逝的民俗中， 除夕可能
最多， 留在今天大概只剩下守岁、 吃
团圆饭、 发放压岁钱几项。 北京历史
上的 “除夕天地桌”、“接神”、“祭祖”、
“踩岁”、“压岁”等等则消失殆尽。

除夕天地桌 ， 在 《燕京岁时记 》
中有所记载： “每届除夕， 列长案于
中庭， 供以百分。 百分者， 乃诸天神
圣之全图也。 百分之前， 陈设蜜供一

层， 苹果、 干果、 馒头、 素菜、 年糕
各一层， 谓之 ‘全供’。 供上签以通草
八仙及石榴 、 元宝等 ， 谓之 ‘供佛
花’。 及接神时， 将百分焚化， 接递烧
香 ， 至灯节而止 ， 谓之 ‘天地桌 ’。”
这种年俗仅限于大户人家， 平民百姓
涉及极少 ， 它的消逝不会留下遗憾 ，
作为历史上的民俗现象， 让人们了解
一下也是有意思的。

所谓 “接神”， 在今天说起来也很
有趣，在《京都风俗志》中有“除夕，夜静
更深，则爆竹之声渐起，是即接神者。而
升平之世， 于斯可见其概也” 的记述。
看来， 接神只是太平盛世、 国泰民安
的象征， 宗教的内容并不多， 只是人
们在新年来临之际寄托美好愿望的一
种方式，因为“接神以后，即为新年”。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
内容 ， 自古以来就有 “百善孝为先 ”
的说法。 在春节期间最能体现孝道的
莫过于除夕的 “祭祖 ”活动 。 所谓 “祭
祖”，形式很简单，就是家人排辈分依次
向逝去的祖宗影像或牌位烧香叩头。

1949年后， 祭祖的风俗在城里渐
渐消逝， 至少在北京四九城见不到了。
但在广大农村地区仍保留着， 尤其是
那些聚集同姓人多且又有家庙或祠堂
的地区， 每年除夕祭祖是很隆重的活
动。 祭祖是炎黄子孙、 华夏儿女不忘
先祖的表现。 令人欣喜的是， 近年在
北京城里见不到的祭祖活动， 在其他
地区又以新的形式出现 ， 只是时间 、
地点有了变化 ， 而且有些由 “家祭 ”
改为 “公祭”， 祭祀的对象不是自家祖
先， 而是炎、 黄二帝等。

在春节消逝的民俗中， 还有 “踩
岁 ”。 所谓踩岁是 “除夕自户庭至街
门 ， 行处 ， 遍撒芝麻秸 ， 踏之有声 ，
谓之 ‘踩岁’”。 当然， 踩岁并非只是
好玩， 而是人们希望自家能 “芝麻开
花节节高”， 日子一天天红火， 而且又
有辟邪的含义， 因为古人认为岁与秽、
祟同音， 将坏的东西踩在脚下自然天
下大吉。 现今， 城里人因居住环境变
化 ， 又无芝麻秸可买 ， 没有人再去
“踩岁” 了， 使年味减少了些许。

摘自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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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消逝的
春春节节民民俗俗老北京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大
的节日， 也是各种民俗活
动最丰富的节日 。 但是 ，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
人们的理念、 观念不断更
新， 许许多多的春节民俗
都消逝了 ， 或正在消逝 ，
以至于大家有了 “年味不
足了” 的感触。 不过， 这
些现象是事物发展的规
律， 存在、 消逝或发展自
有其道理。


